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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一俊，字德万，号钟台，明代延平府大田梅岭人。
与郭奇逢（号鹤峰，大田广平人）、廖宪（号盘峰，大文江
人）并肩，被誉为“闽中田阳三峰才子”；与田顼、田琯并
称“梅岭三田”。

田 一俊是明隆庆二年（1568 年）会元，尽管在朝为宦，
但常常活跃于乡梓，他为高峰寺题词：“天下无山高戴云，
低吟犹恐九天闻。炳霄此去不盈尺，尘世看来总绝群。”更
为重要的是，他心系家乡，十分关心大田的民生、教育和经
济发展，撰写了《大田县修学记》《大田县新建尊经阁记》

《遗爱祠碑记》等文。其中，他奏写的《大田盐法议》是明代
地方性盐法改革的重要代表。

闽中地区盛产苎麻、粮食等商品原料，对于沿海地区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而闽南沿海地区则提
供了盐、鱼等生活必需品。明万历晚期，漳州和泉州地区

“票盐”贩卖合法化，促使福建“山海经济”繁荣昌盛。《福建
通史第 4 卷·明清》指出：“晚明福建商品经济比宋代更胜一
筹，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宋代福建山海经济交换尚不显
著，而晚明则以山区与沿海的大交换闻名于世。”

大田自明嘉靖十五年（1536 年）起析尤溪之大田乡置
为县，并以永安、漳平、德化三县地益之，属延平府，并不是
盐产区。按大明的盐法，大田地区食用的应是西路官盐，通
过“盐引”进行贸易往来。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邻近闽南，
当时主要是食用泉州、漳州等地的私盐。

清乾隆《大田县志》卷十二“艺文·大田盐法议”记载：
“敝县田地鲜少，谷价腾踊，所仰赖者苎麻耳。麻熟时，漳、
泉客商入山收贩。四乡山民为负担，除日食外，以所得余直
就彼处易盐数斗，随负至各乡，每盐二升博米一升，计往返
十日间，可供一家三口数日之食。”

大田在当时盛产苎麻，麻成熟后会有泉州和漳州的商
人过来收购，并雇佣其乡民送苎麻前往泉州一带，其间挑
夫会把所得的力钱购买食盐，回乡后换成大米，两斤盐可
以换一斤米，挑夫便以此为生。大田和漳泉两地私下交易
食盐在万历早期是不被准许的，虽然当地的民情曾多次上
奏盐道司，但是关于是否免除“盐引”的讨论每次都会引发
争议，然后又不了了之。“艺文·大田盐法议”记载：以敝县
五十余年引盐之议，岁无虚日，而辄议辄罢，当事者谅筹及
斯矣！及持议颇力，闾阎穷贫嚣然，如不欲生，其坊里食盐
之家，至愿量为充课，不愿领盐。

明朝时期，福建都转运盐使司总摄全局，其下设有水
口、黄崎镇和黄港三分司，要求延平府的州县食盐均在水
口司购买，每年分配七百五十二盐引给大田县，据《明史·
盐政议》记载：明朝实行“纲盐制”，即将持有盐引商人的地
域分为十个纲，每纲约有二十万盐引，每引折盐三百斤，或
银六钱四厘。意味着要向大田县销售二十二万五千六百斤
食盐的同时收缴相应的“盐课”。

万历十二年（1584 年），销引的规定变得更加严格。
福建盐道给大田减少了二百引的配额，但仍要求必须销
售规定的数量。于是，遂派四名船夫去水口司购买官盐
八引，不料船只意外侧翻于三洟滩，所有盐都溶于水。到
了万历十三年（1585 年）和十四年（1586 年）又减少了五
十二引。即便如此，大田船夫在往返水口司的途中仍然
出现船沉没的现象。这时期百姓再次申请从漳州和泉州
两地复购食盐未被批准。

万历十六年（1588 年），时任礼部左侍郎的田一俊在
知悉家乡苦闷于食盐之事后，便写下《大田盐法议》上奏
朝 廷 ，其 内 容 主 要 写 道 ：大 田 县 地 处 偏 僻 山 谷 ，地 势 险
峻，交通不便，仅有一些冶铁商人雇佣外地擅长水性的
人，用小船在滩石间运输。这些船只没有防水措施，船内
常有水，只适合运输矿石，不适合运输盐，因为盐会受潮
变成卤水。当船行驶到距离尤溪县城三百余里时，有大
滩三十多个，小滩一百多个。每过一个滩，需要多艘船一
起 拉 一 艘 船 ，稍 有 不 慎 ，船 就 会 被 水 压 沉 。矿 石 沉 入 水
底，只能捞取一部分。盐一旦入水，就无法恢复。并且，这
种三板船阔不及二尺余，长仅丈余，满载的一船盐也只
有三百斤。从尤溪逆流而上，即使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
也需要十五天左右。这么长时间运输所获得的盐资不足
以支付工资。

鉴于上述民情，万历十七年（1589 年）实施的一项财政
措施，即每年通过征收大田县八十两课银弥补西路的盐引
额度。自此允许大田县民众购买闽南地区的“票盐”，但只
能在大田境内贩卖，并且，其他县均不能效仿。大田开始遵
照执行纳课，全县民众无不欢欣鼓舞，并在盐亭处刻石立
碑，使之成为不朽的记载。

由此可晓，田一俊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一样，信奉“达
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道思想，其撰写的《大田
盐法议》切实解决了大田县的食盐难题，推动了明晚期福
建商业发展。

《明史·列传第一百四：田一俊传》记载：一俊禔身严
苦，家无赢赀。赠礼部尚书。一俊先生性格恬淡，少有欲
望，平时坚守不取不义之财的节操，常常回到家乡体察民
情。他历任官职二十多年，没有人知道他其实很贫穷。直
到他病重时，学生们轮流在病榻旁侍候，看到他所食用的
都是粗糙的粮食，所穿的是简单的布衣，这才感叹他生活
简朴如同寒士。朝廷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诏赠他为礼部尚
书，谥文洁先生。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田一俊与
《大田盐法议》

□刘佩 缪远

作为中国最早开办的军事技术学校，福
建船政学堂不仅在舰船制造、驾驶领域，而且
在工程技术方面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与中
国近代工业化相辉映，在许多领域都留下了
浓墨重彩，铁路建设亦是他们挥斥方遒的重
要舞台，除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声名远
扬，还涌现了魏瀚、郑清濂、丁平澜、高而谦、
陈寿彭、王寿昌、林怡游、李大受、卢学孟、郑
诚、陈庆平、王迴澜等诸多管理与建设人才。

早在 1889 年，张之洞就向清政府提出修
建 京 汉 铁 路 的 前 身—— 卢 汉（卢 沟 桥 — 汉
口）铁路，但因缺少资金而作罢。1895 年甲午
战后，统治者检讨战局，认为“北省兵败”是

“由于南省不能迅速接济”，而“南省不能迅
速接济”的原因在于缺乏铁路可以转运军
队，于是修建卢汉铁路之议又起。卢汉铁路
贯穿中国南北，总长 1200 余公里，建筑需要
巨额的款项和高水平的技术。但此时国库空
虚，招募的商股中真正的华商股份又寥寥无
几，而且此时中国的筑路技术水平还不能做
到自建，无奈之下，经多方对比和权衡之后，
清政府最终认为“比（利时）系小国，不干预
他事”，遂在 1897 年与比利时公司签订了借
款合同。1898 年底，卢汉铁路南北两端同时
开始施工。1901 年正月初十，郑清濂被委任
为卢汉北路（1906 年，卢汉铁路更名为京汉
铁路）行车监督。由此，郑清濂开始了在京汉
铁路长达近 10年的管理生涯。

郑清濂（1852—1927 年），字景溪，福建
闽县（今福州）黄山人。1874 年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前学堂轮机制造专业，
1877 年作为船政第一批留学生，赴法国削浦
官学专攻轮机制造、船身制造，又在汕答佃
洋枪厂兼习验料炼造和洋枪炮制造。1880 年
毕业时，被授予工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
他先后担任船政学堂前学堂教习、工程处总
工程师、船政会办等职务，成为近代中国广
为人知的造船专家。同时，郑清濂在铁路建
设上的贡献也不逊色，加上他“品端守洁，不

染习气”，屡受相关部门推荐而得以重用。
在卢汉北路任职近5年之后，1905年12月

郑清濂被调到汉口，接任责任更为重大的南
路行车正监督一职。1906 年三月初八铁路全
线通车，并正式更名为京汉铁路，成为中国
南北运输的大动脉。就在这一年的 9月 19日，
郑清濂被擢为京汉铁路南路副监督，并在次
年 9 月京汉铁路总监督高而谦因公赴粤时代
理总监督。总监督是京汉铁路中方派驻的最
高行政官员，虽然在业务方面还不得不依靠
洋员监督，但行政事务均需华人总监督署名
方可执行。1907 年 12 月，邮传部认为“各铁路
总办必须通达洋务、熟悉工程之员庶能办理
得力，挽回利权”，将“熟谙路政，兼精工程艺
学”的郑清濂调任汴洛（开封—洛阳）铁路的
总办。郑清濂暂时离开了京汉铁路。

京 汉 铁 路 地 处 中 原 ，又 是 南 北 交 通 要
道，自 1906 年运营后就盈利颇丰。但是，根据
借款合同，铁路每年运营总利润的 20%须分
予比利时公司，且一切行车事务均由比利时
公司代理，“动受牵制”。为此，清政府决定赎
回京汉铁路。1908 年正月邮传部以该年借款
合同期满为契机，着手收赎京汉铁路。但赎
路事繁责重，恰逢此时京汉铁路总监督高而
谦被简授云南临安开广道，接任者不仅须娴
熟外交，还须熟悉路务，“查有现充汴洛铁路
总办、候选道郑清濂深通法文，在京汉供差
多年，情形极为谙习，堪以派令接充”，于是
郑清濂从汴洛路总办任上被调往京汉铁路
任总监督，“以之节制汉洋各员，督饬修养诸
工”。其留下的汴洛总办一差，由同样也是船
政学堂毕业、“学有专门，才识优裕”、时任广
九铁路提调的丁平澜接充。

6 月 18 日郑清濂到任，利用自身熟悉法
语和路政的优势，与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一
起，对比利时公司“要求挟制，迭发难端”等
无理要求“随时随事竣拒”，并多方交涉，将
比利时借款公司经手的各项文卷、账目、款
项、材料一并点收，并悉数收回京汉路抵押

券据，迭次合同全行注销，于 1909 年 1 月 1 日
将京汉铁路全线赎回，“丧失多年之京汉路
权始得安然收归我有”。郑清濂等众人为收
回国家利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除了郑清濂，在京汉铁路修建和运营时
期，还有众多福建船政学子担任该路的管理
职务。总监督高而谦就是船政学堂前学堂

（制造）第三届毕业生，在留法期间专攻万国
公法、法语。1907 年清政府筹议赎回京汉铁
路时，考虑到京汉铁路一切交涉均用法文，
需要一名精熟法文且谙习中西法律的人才
负责谈判事宜，高而谦是最佳人选，又曾在
广东随同总督岑春煊办理外交有年，故而得
到了邮传部尚书陈璧的力荐，在 1907 年 7 月
调任京汉铁路总监督，在赎路的前期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是船政学堂前学堂第三届毕业生
的李大受也长期在京汉铁路工作，1906 年
任养路副总管，1908 年 12 月升任养路总管。
船 政 学堂前 学 堂 第 四 届 毕 业 生 卢 学 孟 在
1908 年获得了邮传部“经理京汉铁路行车
有年，始终不懈，洵为在路得力之员”的评
价，并在同年 12 月由车务副总管擢为总管。
在李大受、卢学孟被提拔的同时，船政学堂
前学堂第一届毕业生、邮传部主事郑诚也
被任命为京汉铁路厂务总管，并在1910年5月
被调任京汉铁路南路提调。这些船政学子
在当时贯穿中国南北大通道的京汉铁路线
上，先是辅助洋员工作，在收回路权之际又
纷纷从副职升为正职，成为京汉铁路事务
的决策者与管理者，保证了铁路的正常运
营，维护了国家主权。

商办铁路是庚子事变后全国兴起的借
资商力收回路权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903 年 12 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
许民间资本承办铁路。这项政策对中国铁路
建设的发展和商办铁路的兴起起到了促进
作用。但是，外国侵略势力也蠢蠢欲动，日
本、法国对福建权益早已觊觎，福建要修建

铁路的消息传出后，他们勾结中国绅商，准
备夺取铁路修筑权。1905 年 9 月，在福建京
官、光禄寺卿张亨嘉等人的倡议下，由前内
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任总办的福建全
省铁路公司成立，欲以福建绅商和华侨的力
量兴建福建全省铁路。于是，清政府以福建
铁路“系由绅商集股自办，其工匠欲聘用何
国之人，该绅等自可任便办理”为由拒绝了
日本的不法要求。《福建铁路公司章程》中明
确规定“本公司专招华股”“工程师定延华
人”，表达了福建人民维护国家利权的决心。
1906 年 4 月公司聘请的工程技术人员纷纷到
位，他们均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全省士民
咸以大权不至旁落为幸”。

总工程师陈庆平，字永述，号怡堂，福建
长乐县人。1885 年以第三名成绩毕业于福建
船政学堂前学堂。1886年 4月 6日作为船政选
派的第三批留学生入巴黎法国工部制造大书
院学习制造专业，后又到巴黎桥路工程官学
堂学习工程设计和桥路建筑，获得了“可胜轮
车铁路总监工之任”的评价，曾任津榆铁路副
工程师、京汉铁路南路副总工程师。

副总工程师王迴澜，字幼谷，福建闽县
人。船政学堂前学堂第二届毕业生，第二批
赴法留学生，“专习营造”，“于测量、算绘久
暂、台堡、守城、防隘、水底设防各项工程理
法，莫不博览详求”，获得了“派管制造军器
火药各厂必能胜任”的评价，曾任京汉、正
太、滇越铁路副工程师。

测量师兼段长陈海瑞、陈锡周，副测量
师林兆燕、林鉴殷也都是福建船政学堂的毕
业生。陈海瑞，字庆诚，闽县人，船政学堂前
学堂第四届毕业生，曾在京汉铁路南路、汴
洛铁路担任测量师和段长职务；陈锡周，字
芸侯，闽县人，与陈海瑞同届，历任京汉铁路
南路工程管工、北路养路稽查；林兆燕，字景
山，闽县人，船政学堂前学堂毕业生，历任台
北铁路测量、船政绘事院教习、船厂监工；林
鉴殷，字述祖，侯官县人，船政学堂后学堂毕
业生，曾任台湾舆图局测量、粤汉铁路翻译
和测量。

福建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到位了，可铁路
公司的议董（认股 300 股以上者）却因为先修
哪条铁路而争论不休。福州籍议董认为要先
建福尾（福州—马尾）线，泉州籍坚持要修泉
东（泉州—东石）线，厦门籍则要建漳厦（漳
州—厦门）线，最后陈宝琛采纳了先建漳厦
线的提案。1907 年 3 月，陈庆平和王迴澜从嵩
屿启程，先到漳州，然后又折往泉州覆勘铁路
路线。遗憾的是，陈庆平不久就染上虚肿病
症，服药无效，于当年 8月 24日在嵩屿工程处
病故。陈庆平的英年早逝，使漳厦铁路失去了
技术核心，而当时国内又极缺专业的铁路工
程人才，副总工程师王迴澜系营垒工程师，不
谙路工，“工匠亦无熟手”，加以资金不继，公
司管理效率低下，导致工程一直拖延。直至
1910 年，仅修成 28 公里，且“前不过海，后不
过江”，乘坐并不方便，铁路造价还高达 220
万元，1912 年通车营业后，每月收支难以做
到平衡。

漳厦铁路建筑虽未获得成功，但它勇于
对抗列强，信任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的技术人
才，为船政学子提供了实践的场域，使他们
所学专长得以发挥，促成他们后来成为中国
铁路建设事业的栋梁。

（作者单位：福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船政学子与近代中国铁路
□潘健

明代平和人李文察任山西辽州同知时，
因“进奏乐书”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召其进
京改任太常寺典簿，先后写成《四圣图解》

《乐记补说》《律吕注》《典乐论》等音乐论著，
是古代福建省成就最高的音乐理论家之一。

李文察，号楼云，系平和县清宁里侯山
人（现平和县小溪镇西林村），其生卒年不
详。清道光版《平和县志》载：“李文察，（明嘉
靖）四年（1525 年）岁贡。”贡生指的是在府、
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
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的人。

其父为李世浩，字硕远，号愧庵，为明
正德十五年（1520 年）岁贡，曾任宁波府教
授，清道光版《平和县志》载：“奉庄渠先生
之教，相与讲阳明、甘泉合一之学。”庄渠即
魏校，明代官员、学者，与李承勋、胡世宁、
余佑善并称南都四君子，因居苏州葑门之
庄渠，故自号庄渠；甘泉即湛若水，明代著
名理学家。

据清道光版《平和县志》记载，李世浩
致仕归乡时，发现乡里山林盗劫之风犹存，
社会懒惰之风盛行。为改变这种不良风气，
于是建聚贤堂、设义仓，又效仿浦江郑氏、
吴兴严氏作《李氏家规六十九条》，尝慨然
曰：“君子欲大行天下，然希文之志能行于
家，蓝田之约能行于乡。”经过努力，当地风
气为之一振。

正是在这种家风熏陶下，李文察从小受
到良好的教育，关心民间疾苦而且富有正义
感。平和县系正德十三年（1518 年），王守仁
平叛山贼作乱后奏请朝廷而设。李文察于嘉
靖四年（1525 年）岁贡时，平和县刚成立几

年，按例每个贡生可以支取一笔可观的“里
纲金”，但李文察想到平和县土瘠人稀，而且
之前因“山贼”作乱，许多百姓都背井离乡，
迁徙到别处生存，现在新造小邑，百废待兴，
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李文察不愿增加百
姓的负担，于是上书坚辞不受贡金，并慷慨
陈词，建议朝廷“宜激浊扬清，裕民止盗，戒
奢靡，均税役，平会计”。

明代莆田举人谢烱记录下了《李文察辞

贡金传》的故事，后被收录到清道光版《平和
县志》里。谢烱赞道：“夫廉可能也，廉而于其
所当有不可能也，廉而使一邑与其邻郡邑之
人民均受其赐不可能也。养于学、仕于时皆
若人，天下孰与为不治乎？”

李文察被朝廷任命为山西辽州同知。嘉
靖十七年（1538 年）六月，他向朝廷上《奏进
乐书乞兴正乐表》，进奏几年来所著的乐书。
礼部覆言道：“文察所进乐书，其于乐理、乐
声、乐原，多前人所未发者，且于人声中，考
定五音，以为制律气之本……宜令文察及太
常知音律者，选能歌乐舞生百余人，协同肄
习……”嘉靖皇帝收到这些乐书后，藏之于
皇宫秘阁中，同时召回李文察，任太常寺典
簿，协同该寺官肄乐。太常寺专门负责皇帝
祭祀和宫廷礼乐之事，是祭祀礼乐事宜的实
际执行机构。

史料记载，嘉靖皇帝很赏识李文察，凡
有祭祀大典，一定要令李文察随从。嘉靖十八
年（1539 年），加封李文察为文林郎，《封文林
郎太常寺典簿李文察敕命》曰：“尔太常寺典
簿厅典簿李文察，深沉宏博，雅重温文……特
授尔阶文林郎，赐之敕命。”同时，加封李文察
的父亲李世浩为文林郎，并在《封文林郎太
常寺典簿李世浩敕命》中赞其：“义方教子，
绰为名流。”

李文察对礼乐研究颇深，《四库全书总
目》载：“其书凡《古乐筌蹄》九卷、《律吕新
书 补 注》一 卷 、《青 宫 乐 调》三 卷 、《典 乐 要
论》三卷、《乐记补说》一卷、《四圣图解》二
卷。文察生平所学，具见于《古乐筌蹄》。大旨
本《史记·律书》与《周官·大司乐职》文而自

为之说。”
明兵部尚书邱养浩写的“题平和李廷谟

刺史乐书歌”中，把李文察的乐书与战国时
代的名人邹衍及西汉经学家京房的乐作相
媲美。明王资尹写的《读平和李廷谟刺史乐
书》称文察为“乐律窥元定，书名逼右军”，认
为其音乐成就有如南宋学者蔡元定，书法的
造诣有如晋朝书圣王右军（即王羲之）。礼科
给事中周采写的《乐书序》，称文察“毕力于
乐”，赞为“极律吕正变之殊，辨歌奏顺逆之
常”。

李文察辞官回家后，以琴书自娱，闲暇
时编修《宗训》，为族人表率。其弟李文余为
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进士，其子李时能、
侄李时宗（李文余之子）均为明崇祯十五年

（1642年）举人。
漳州的茶点种类繁多，其中最负盛名的

就包括平和“枕头饼”，其起源与李文察有
关。《平和县志》记载：“平和县小溪枕头饼闻
名海内外。相传明嘉靖年间太常寺典簿李文
察告老回乡时，随带一位厨师，这位厨师制
作出与指头相似，小巧玲珑，形似枕头的枕
头饼，深受典乐官及贵客们的赞赏。”《漳州
府志》记载：“明嘉靖年间，小溪枕头饼被列
为贡品。以后传入民间，成为香甜可口的茶
料妙品，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

为了表彰李文察，朝廷于万历年间在琯
溪西山城赐建一座恩荣牌坊（今已毁），一面
镌刻“太常典乐”，另一面镌刻“三省大夫”。
前几年，西林村在修建村道及清理河道时，
挖出了一些牌坊构件，经当地学者拓印辨
认，正是“太常典乐”坊的遗物。

李文察的宦海音乐人生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叶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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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 5月漳厦铁路试通车时行使在铁轨上的车辆

水口分司水路图

“太常典乐”牌坊上的构件“恩荣”


